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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115G 做志愿的人，常被看作“推石头的人”。
希腊神话里，反复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是个悲剧人物。不过，在志愿者

眼中，他更像是个坚持做一件事的人。
一个人推石头，势单力薄。5万人一起推，石头终有上山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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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旬，北京市海淀区，一位疫情防控志愿者在擦拭汗水。 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钟婧珊在志愿服务活动中。 受访者供图钟婧珊在志愿服务活动中。 受访者供图

在和平区，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被志愿者一一摆好。 受访者供图在和平区，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被志愿者一一摆好。 受访者供图

钟婧珊最近有点跟共享单车“杠”上了。

看到马路上胡乱停放的单车，只要时间允

许，她都要把它们摆顺。走一路摆一路，像一个

兼职的共享单车运维员。

到了周末，兼职变成了“全职”。穿上蓝色马

甲，戴着防晒冰袖，钟婧珊和同伴出没在沈阳市

和平区各个繁华地段——那里也是共享单车的

热门停放区域。

一边有人摆车，一边就有人停车。总会有人

非要把车停得横七竖八，听到劝导，不但不脸红，

还会不耐烦地回怼几句。

“知道了知道了，又不碍事，别总整那些花

架子。”

“装模做样的，等你们一走，很快不就又乱糟

糟了。”

钟婧珊早习惯了这种场景，无奈地笑一笑，

几乎不用调整心情，她又发力抬起了下一辆要挪

动的单车。

1.73亿，这是中国志愿服务网统计的目前我

国注册志愿者人数，钟婧珊是其中不足亿分之一

的存在。她每个周六在做的“花架子”和因此遭

遇的冷暖，许多志愿者都曾经或正在经历。

从1989年第一个社区志愿者组织在天津诞生

算起，志愿服务在我国已到而立之年。每逢大事，

这股“神秘”的社会力量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公众

视野之中。但在更多个无事发生的日子里，近两

亿人和他们的组织要面对的日常，就像钟婧珊手

里的共享单车，乱了理，理了又乱，乱了再理。

一个带一个 一个拉一个

6月 13日是个周六，钟婧珊难得地没去整理

单车。这天，由她担任现场导演的“志愿·和平

——跟我一起来，就现在”行动表彰大会在沈阳

市和平区太原街步行街南街举行。共计 186 名

志愿者被授予该区“学雷锋最美志愿者”称号，拿

到了由和平区志愿者代言人、和平区区委书记刘

志寰签名的奖状。

对于当天到现场的 500 多位志愿者代表来

说，得没得表彰是小事，找到“组织”才事关重大。

地图上，和平区“嵌”在沈阳市的正中心，是名

副其实的中心城区。61平方千米的面积里，安放

着沈阳市最发达的商业，最健全的卫生、教育系统

和最浓厚的生活气息。也因此，和平区成了该市

志愿活动最活跃的区域。机关、学校、企业、街道、

社区……大大小小的志愿服务队伍有138个。

6 月初，和平区成立了学雷锋志愿者服务社

会组织（志愿者协会），把区内现有的志愿服务力

量拢在一起，“一统计，有 5万多人！”

说这话的安大龙做志愿服务 20 年，见过各

行各业、各种经历和背景的志愿者。他说，想为

自己生活的地方做点事，是这个庞大的队伍最大

的共性。

2000 年，安大龙在一家外资企业做工会主

席。一位叫纽静宇的 24 岁员工患了恶性肿瘤，

安大龙在全集团发起募捐后，124 个国家的员工

共捐出了 50万元。

纽静宇最终没能战胜疾病。她去世后，她的

妈妈到公司门前，一步一磕头地道谢，并退回了剩

余的 20万元捐款。当时纽静宇的双亲卖掉了房

子，还背负着外债，他们明明可以留下那20万元。

后来，安大龙和同事去看望过这对父母。每

一次，吃着老人特意包的饺子，这个东北汉子都

会忍不住哭起来。

“你们不用来了，替我们做点什么回报世上

的热心人吧。”带着纽静宇父母的嘱托，安大龙做

起了志愿服务。一开始是自己做，后来带着公司

的同事一起做，再后来，只要是身边认识的人，他

都会想着法子劝来当志愿者。

出生于 1993 年的钟婧珊就是这样被“连哄

带骗”拉了进来。她是所在公司的工会主席，安

大龙现在是和平区商业集群工会联合会主席，工

作上一来二往熟悉后，安大龙就开始在钟婧珊耳

边念叨，“你在朋友圈发美食、发自拍，才多少人

点赞？如果你参加志愿活动，发段文字配上图，

点赞量绝对翻倍。”

钟婧珊心里有些打鼓，她怕志愿服务超出自

己的能力范围，“捐钱捐物，我不够富裕；帮人找

工作找大夫，我也没门道。”只是被安大龙念叨的

次数多了，脸皮薄的小姑娘觉得，不去一次都不

好意思，“真不是为了发朋友圈。”

出发前一晚，那次活动的组织者让钟婧珊

翻出家里的废旧 CT 片，到了现场剪成六边形，

然后用这个做模板粉刷墙壁。不多会儿，原本

斑驳的墙面出现了整齐的“蜂巢”图形，看起来

焕然一新。

刷墙刷新了钟婧珊的观念，志愿服务原来

这么简单，收获的却是巨大的满足感。她很快

加入了公司的志愿服务队，铲除小广告，清洁绿

化带，帮独居老人买东西搬东西……两年下来，

社区里大大小小的事，钟婧珊做了个遍。

一个带一个，一个拉一个，和平区的志愿者

数量不断累积，最终有了 5万个推石头的人——

坚持做志愿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像希腊神话

里的西西弗斯。

用安大龙的话总结：但凡能在一次活动中

感觉到快乐和有成就感的新人，要发展成功都

不难。

不要真作秀，要作真秀

难的，是要让志愿者真感觉到快乐和有成

就感。

安大龙牵头做志愿工作的头几年，养老院

是“重灾区”。老人一天“接待”三四批志愿者，

被洗两三次脚的新闻时不时见诸报端。

安大龙的团队也去养老院扎堆儿。去完第一

次，愿意再去的同事少了一半。他提出给大家报

销往返路费，第三次去的人更少了，“安哥，又去擦

玻璃？上次都被老人们埋汰说再擦窗户就没了”。

作秀，是从志愿服务在中国诞生起就与其紧

密关联的一个词。因为，有的人是真把这件事当

成一场秀。

近年，沈阳重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各区成

立了创城指挥部，志愿服务组是组成部分之一。

参与志愿服务，就是参与创城，参与了创城，就能

在晋升、评优等多方面获得加分。“企业老总，机

关领导，高校学生……”，和平区创城指挥部志愿

服务组工作人员邵振军掰着手指数，“来了一大

堆。”

麻烦事随之而来。召集一次志愿服务，有的

老板要求提前空出停车位，有的干部要求安排接

待，有的大学生一个人报名，七八个同学跟着来

拍照、晒图……

提起这些，同为志愿服务组工作人员的安大

龙咬紧了牙，“全部劝退，一个不留！”

安大龙不反对作秀，但他要的，是作真秀。

去养老院的队伍几近夭折时，安大龙改变策

略，恳请志愿者无论如何去和老人们吃顿饺子。

楼下，支锅烧水，几个人在擀饺子皮；楼上，大多

数志愿者第一次真正面对面地和老人坐在一起，

气氛安静得有些尴尬。

有人摸了摸身下的床单，“阿姨，我家刚换下

来的四件套都比这个新，下次我给你带来。”有人

看到老人拉不开微波炉的门，“叔叔，这微波炉该

淘汰了，我丈母娘家有个旧的还能用，不嫌弃的

话我给捎来。”

没想到，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老人渐渐热情

起来，说起话来的口吻都跟以往不一样了。在一

旁暗暗观察的安大龙知道，这着“险棋”走对了。

“饺子宴”后，那家养老院成了安大龙团队的

基地，慢慢地，有的员工自己去不过瘾，还带上男

朋友、孩子一起去。

“养老院的老人和家里的老人一样，他们不

需要别人有事没事给自己洗脚、表演。”从那时

起，安大龙明白了，根据被帮助者的需求解决实

际问题，才是好的“作秀”。

一个周六，钟婧珊照常套上蓝马甲出了门，

钟妈妈悄悄跟在了她身后。女儿参加志愿活动

上了瘾，做母亲的犯起了嘀咕，“是不是就为了发

朋友圈显摆？”

浑然不觉的钟婧珊和同伴一路走一路干着

活：半蹲着用抹布一寸一寸擦拭路边的雕塑，弯

腰捡起地上的烟头和包装袋送进垃圾桶，把占道

停放的自行车和助力车摆放归位……看到当惯

白领的女儿被自行车脚蹬、后轮蹭脏了裤腿，钟

妈妈终于忍不住“现身”，还特别骄傲地和大家合

影，“我妈说，志愿者走过的地方，像施了魔法一

样干净整洁”。

“啦啦啦，啦啦啦，一起向前……如果这里没

有你，美好未来如何实现……”从 6 月起的每个

周末，和平区的大街小巷不时会响起一首单曲循

环的歌曲。

这首由志愿者们原创的《蓝色心愿》，被寄予

成为魔性洗脑歌的期待——一直播一直播，既让

志愿者的腰板挺得更直，也总有一天能感染在一

旁“看戏”的人。

第一次外放，钟婧珊把音量开得很小，“挺尴

尬的，像公开做贼。”遭遇的冷漠和嘲讽多了，很

多时候钟婧珊更想默默地把事情做了。

让她意外的是，那一天，还真有个路人在走

出一段路后，又专门回身向她竖了个大拇指。

一笔大保单

7 月初的一个周六，钟婧珊在擦拭街道上的

一扇铁门时划伤手掌“挂了彩”。“问题不大”，她

不太在意地说，能坚持做志愿者的，都是抗摔抗

打的。

可有时候，皮实也不能保志愿者万全。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蔓延，和平区

不少志愿力量加入了社区防控的队伍。钟婧珊

所在的沈阳国宇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0位志

愿者也在其中。

疫情初期口罩奇缺，公司董事长杨大智安

排有护照的职员往返韩国，“人肉”背回 500 个

口罩保障志愿者需求。他还让公司开出两辆

“应急车”，随时准备为守卡点的员工提供各项

保障。

为了让员工安心，杨大智私人掏出 10 万元，

“如果谁因为志愿服务被感染了，这笔钱就拿走

治病。”

谁也不想拿到这 10万元。2月初，志愿接送

医护人员的武汉人何辉感染新冠肺炎病逝，志愿

群体在突发灾难性事件中的人身保障问题由此

凸显。

钟婧珊值守的社区是朝鲜族聚集地，中韩商

贸、民间往来较多，人口流动性高。“当时没有防

护服、护目镜，有时候一个口罩都要用两三天。”

等一切结束了，回过神来的钟婧珊才感到害怕，

“如果再来一次，我真的可能不会去”。

志愿服务不要钱，维持志愿组织却必须要

钱。《志愿服务条例》第 17条规定，安排志愿者参

与可能发生人身危险的志愿服务活动前，应当为

志愿者购买相应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但事实

上，由于目前我国志愿服务组织类型繁多，大多

数组织经费紧张或不足，不用说买保险，有时候

连更现实的保障也实现不了。

疫情发生后，沈阳辽牙户外运动策划有限公

司总经理赵树林带着公司学雷锋志愿服务队的

66 名成员到和平区 6 个社区守卡点。刚开始的

几天，由于不属于社区“编制”，外卖又大多关停，

吃午餐成了志愿者的难题。

发现问题后，赵树林四处沟通，直到找到同

样做志愿服务的餐馆、食品公司，才让志愿者在

其后一个多月里吃到了热腾腾的饭菜。

复工复产后不久，杨大智就去了保险公司，

10 万元侥幸没“花”出去，但解决志愿者的保障

问题不能再拖了。

让他有些吃惊的是，目前我国已开办的保险

种类有几百种，却没有一种是专门针对志愿者

的。多次协商后，杨大智和保险公司为和平区 5

万多名志愿者“造”出了新的意外伤害医疗险：只

要是在和平区提供志愿服务出现意外的，治疗过

程产生的医疗费用都能有相应比例的报销。

做过很多大买卖的杨大智，谈下来这笔“生

意”后，着实得意了一阵子。

“成立全区的志愿者协会，也是为了更好地

保护、服务志愿者。”在安大龙看来，作为高度自

治的社会化组织，志愿者团体要与政府、市场主

体加强联系，获取多方资源来为志愿者提供基本

保障。

服务一路，成长一路

成为真正的社会自治组织，是安大龙对志愿

组织的期待。今年，他还开始尝试用“社会化自

治”的方法解决社区的老大难问题。

在和平区南湖街道下属的一个老旧社区，四

处张贴、印刷的小广告一直层出不穷，“志愿者辛

辛苦苦铲干净，过两天又出现了”。

安大龙抽空走遍了这个社区的所有小区，一

个个数下来，他发现墙上的广告分属开锁、宽带

办理、家电维修等 13个商户。为了抢到生意，同

行之间都比着贴纸条。

在和社区书记、各小区物业委员会成员商议后，

安大龙请社区民警把13个商户老板请到了社区。

小老板们神情紧张，生怕要被问责。

“今天，社区想和你们谈一笔生意。”安大龙

一开口，商户主都愣了。他接着解释，社区内每

个小区为一个标的，同性质商户自由竞标，胜者

获得该小区的垄断经营权，负者可以继续竞标其

他小区的经营权。竞标得来的收入归入社区日

常维护资金。

有人很快算明白了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过去每年花两三万元雇人偷摸贴广告，提心吊

胆不说，平均贴出去一万张才有 8单生意。”

竞标当场进行，几个小时后，13 个小老板怀

里揣着得来的“地盘”，表情轻松地走出了社区。

过了一阵，安大龙再去社区转悠，发现有几

个陌生的面孔在楼道里清除以往的“牛皮癣”。

一问，竟是竞标成功的商户雇来的，“老板说了，

以后小区里的墙面清洁，他包了”。

安大龙喜出望外，“这不就是另一种形式的

志愿服务吗？”他计划着，等到了年底有了显著成

效，就联合多方推广这套竞标法，“说不定哪一

天，志愿者就再不用吭哧吭哧铲小广告了”。

为了 6月那场表彰大会，钟婧珊连续好几天

忙到凌晨。第一次做现场导演，就是有 500 多人

参加的活动，压力虽大，她却一点不怵。

因为带领同事做志愿服务，钟婧珊的组织策划

能力有大幅提升，这种进步也延伸到了她的本职工

作中。过去，领导要一个数据，她就只会提供一个

数据；现在，她会把相关的好几个数据一起附在后

面。她说，相比于很多靠惯性运转的工作，志愿服

务需要人更主动，也会遇到更多状况，“这都迫使我

学会做事多思考一步，深入思考一步”。

在志愿行动中成长，是 50 岁的安大龙和 27

岁的钟婧珊共同的感悟。

让志愿者“嗨”起来

“小哥，洗车。”一边说话，钟婧珊一边亮了亮

手机。工作人员确认后，接过钥匙把钟婧珊的车

开到了最前排的洗车位。

这种让旁人羡慕的待遇来自于钟婧珊的志愿

者身份。和平区志愿协会成立后不久，“志愿和

平”小程序上线，除了帮助志愿者对接服务需求，

让志愿者“看见”自己的同伴外，这个小程序还有

一项重要的功能，志愿者身份凭证。

已注册 12833人，提供志愿服务 44739人次。

在“志愿和平”小程序里，这两个数据随时都在往上

跳动。一起刷新的，还有新闻动态中呈现的服务现

场照片、短视频和文字。面对这股庞大的社会力

量，让志愿者服务志愿者，让志愿者享受礼遇，是安

大龙和邵振军最近琢磨的事，“志愿者本不求回报，

但他们理应受到尊重、获得一些优待，这样还能鼓

励更多人加入到志愿者的队伍中来”。

目前，和平区有9家汽车美容商铺承诺志愿者

预约洗车免排队。志愿者协会还正在与近百家企

业协商，希望把对志愿者的高级别待遇延伸到餐

饮、理发、户外拓展训练等多个领域。“有的企业主

本身就是志愿者，很爽快就答应了。”安大龙说。

前不久，钟婧珊在小程序里抽中了免费洗车的

大奖，“去了就能洗，洗了就能走，那感觉，别提了”。

表彰大会当天，除了互相留下联系方式，到

场的志愿者还在暗暗比较着一件事，看谁胸前的

“和平鸽”徽章级别高。

“和平鸽”徽章分为黄色、蓝色、绿色、银色和

金色五个级别，5 枚黄色徽章换一枚蓝色徽章，

以此类推。徽章设计的初衷本是作为一种荣誉

象征，没想到还真让志愿者互相“攀比”起来。像

游戏里打怪升级一样，好多人对徽章升级上了

瘾，与游戏不同的是，志愿服务没有“外挂”，只能

靠一次次付出换来一只只珍贵的鸽子。

在志愿服务现场，每个人职业不同、社会地

位不同，但不管是谁，要是胸前戴着金色徽章，就

像是五星上将，用安大龙的话来说，“得到的尊重

和仰慕都是排山倒海式的。”

只能在周末参加活动的钟婧珊现在还只有

黄色徽章，被笑称为“小白”。尽管如此，每周六

一早出门时，她都仔细地配戴好徽章。

她说自己有太多身份，在公司是职员，在家

里是妻子是女儿，似乎只有在参加志愿活动时，

她才暂时摆脱了角色的束缚，“如果人生是一副

拼图，做志愿者，让我这张拼图更完整了”。


